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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东江 ·原创

全州县安和镇有口龙井泉，泉水
丰沛，漫溢下行，是为龙井河。河边有
条小村子，因河而得名，叫做龙井村。

龙井河之水平缓铺展，无声无息，
似是凝滞不动，循着沿岸屋舍转弯抹
角，乍一看，像极了从村中延伸出来的
平坦大道。河里的水草，茂密悠长，绿
得发亮，顺着水流轻柔倾伏，如同用梳
子篦过的发丝，软软地，随着龙井河舒
缓的呼吸，轻轻摇曳。

河岸上有一条木栈道，伴随着河
水迂回。村人在家门前筑池引水，种
植着慈菇，茎叶如箭簇，疏疏落落，直
直地，寂寂地，游鱼藏不住，索性逐着
人影漫游。两位妇女在河边捣衣，一
位蹲身岸边，捶打着衣物；另一位高卷
裤腿，立于水中的石阶，笑声清朗。一
棵苍老的相思树，以河道为床，横斜于
水面，树荫里浮着几个白点，细看时是
几只戏水的白鸭。树根旁闲坐一位阿
婆，守住一篮无花果。见游人行近，阿
婆并不叫卖，捡起几颗果实，微笑地递
出：“自家园里摘的，尝一个。”我们各
接了一颗，果子软而弹手，掰开，果肉
饱满，咬一口，香气馥郁，嘴唇染上淡
淡的红。问及龙井泉在何处，阿婆挥
着蒲葵扇，往上游一指。

我们顺着河流徐徐前行，木栈道
陡然一转，拐过一条小石桥，转到河的
对岸。小石桥像一条彩虹，倒卧于河
中。中央最低处，一层薄薄河水漫过
桥面，悄无声息抹去了我们走过时的
足迹。过了小桥，两岸绿树围合，夹住
一道浅浅的山涧。行不足百步，脚下
忽然生起一股淡淡的轻烟，让人恍如
踏雾而行。那烟云自山涧中蒸腾而
起，萦绕着水面，升沉聚散，眼前的溪
石，青山和林木，像失去了根基，悬浮
于烟霞上面。不经意间已行至栈道的
尽头，前方已无坦途，只余一片密林。
烟云退去，复见一泓白水，源头却隐而
不见。

密林草木庞杂，依稀可辨人迹。

拔草行进，寻得一条尺余宽的弯曲土
径，长约一里，通往隐在岩壁之下的一
汪水潭。水潭不大，约莫亩余，水色澄
澈，如一面蓝绿交织的巨镜。向阳的
水面，碧绿如玉，泛着淡黄色的光。贴
近山体处，潭水晶莹剔透，蓝得发脆。
岩壁向内凹进，状如穹庐，底下浮水盈
盈。岩顶上数根钟乳石倒悬，几乎插
入水面。

水潭边上泊着几只橡皮艇，一位
头戴草帽的阿伯，坐在潭水里冒出来
的一块石头上。我们扫码付了船资，
阿伯立起身，一步跨上岸，拽紧绳索，
助我们上了小艇，随后轻轻松手，橡皮
艇悠悠荡向潭水中央。

在潭中划行，潭水清冽冰凉，深不
见底，幽远无尽，教人明知这里就是龙
井泉，却寻不到泉眼之影踪。橡皮艇
缓缓靠近石壁，荡入穹窟，岩顶渐低，
人已不能正坐，需半卧于橡皮艇上。
此时不用划水，只凭手掌或木桨抵着
岩顶，方可牵引着小艇前行。在岩窟
深处停歇，隐隐可感潭水在流动，顺着
水势往里面看，依稀有光。此处岩顶
几乎贴近水面，小艇无法进入。前方
虽有出口，人却不能前行。想来那林
外溪涧里的烟霞，当是这潭水潜过暗
河，复出地表，遇上暖阳，冷热相激，造
就的一番仙境。

小艇在幽深处荡漾，凉意沁人，
湿意沾衣。忽感有清风拂过面庞，眼
前变得分外明亮，水光耀跃，映射在
岩壁上。原来这里穹顶裂开一个天
洞，从岩底贯穿到山顶。一束天光直
坠而下，在水面上晕开，幻化出五彩
波光，水汽漂浮明灭，浮光跃金，如同
佛光漫洒。

我们仰面卧于小艇上，任其自
横，谁也没有开口说话，生怕惊落钟
乳石上的凝珠。小艇静静漂浮，潭水
默然流淌。一潭蓝绿，一柱光，几个
屏息不语的人，还有水潭外隐隐约约
的捣衣声。

龙井村行记
■ 锋语者

本是一竿青青秀竹
爱与清风流云嬉戏
或在微皱的河笺上
写下几句婉约的诗行

命运的刀落下
生命渐渐褪去了青涩的绿
却在汗水无声的磨砺下
拥有了沉稳的黄

横着，是单薄的双肩
哪怕骨节咯咯作响
依然踩着不变的节拍
成为一张奋力向上的翅膀

竖着竖着，，是坚韧的脊梁是坚韧的脊梁
哪怕被压成了一把弓哪怕被压成了一把弓
依然竭尽全力依然竭尽全力

把箭射到最远的远方

爷爷的锄头

一次次被高高抡起
又一次次重重落下
锄头累得嗡嗡直叫
爷爷却总是闷声不响

如今，锄头搁在墙角
被稻香抚过的刃口
凝着一团土黄的乡愁
只有爷爷
把自己种成了稻穗
秋风一吹秋风一吹
每一颗种子每一颗种子
都纷纷向着田野都纷纷向着田野
弯腰点头弯腰点头

阿妈的扁担（外一首）
■张玉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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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进雄

后来发生的那件事，直到现在回想
起来，林依依后背还一阵阵冒冷汗。

一个深夜，手机收到一张照片。
白墙做背景，一旁摆着一把刀，刺目

的血迹让人心头一紧，头皮发麻。
那个往日英气刚烈、从不示弱的苏

晚，斜靠墙角，眼神破碎癫狂，一副什么
都豁出去的模样。

附带的几句话，重重砸在林依依
心上：

“依依，我爱你！你不立刻来见我，
我今晚就死在这里。”

“我说得出，就做得到。”
“我的命，是你亲手不要的。”
看见消息的瞬间，林依依浑身发冷，

手脚僵硬，铺天盖地的恐惧压得人喘不
过气。

吵架结怨，或是痛痛快快一别两宽，
这些她都扛得住。真正叫她恐惧的，就
是拿性命当筹码，用感情绑架旁人，把自
己一整个人生的重担，硬压到另一个人
的肩头。

那一整夜，她几乎没有喘息的余地。
打心底害怕真的闹出人命，不愿一

条鲜活的性命毁在这件事上，更不想往
后一辈子，都背负这份沉甸甸的愧疚。
隔着遥遥千里，她急急忙忙报警，托相熟
的朋友赶过去阻拦，整整一夜合不上眼，
心神大乱。

万幸苏晚被及时救下。可那些偏
执伤人的话语，深深烙进了林依依的骨

子里。
经历这场风波，林依依落下了很重

的心理阴影。
长时间经受这种精神折磨，再面对

亲密关系的时候，人很容易本能恐慌。
旁人眼里轰轰烈烈、满心满眼都是爱的
浪漫，落到林依依这儿，只剩下窒息、束
缚，还有随时会降临的毁灭。

自此以后，她把心紧紧封闭起来。
不敢坦然接纳谁的示好，接不住别

人毫无保留的偏爱，没办法全身心投入
一段感情。心底刚冒出来一丝好感，先
往后退；动了心思，赶紧藏好；察觉到暧
昧苗头，主动躲开。

她待人依旧温和客气，可心底立着
一道跨不过去的界限。就算往后一个人
过得冷清平淡，也绝不愿意重蹈覆辙，再
经历一回这种没完没了的纠缠。

窗外的秋雨，还在淅淅沥沥往下落。
三年一晃而过，那场几乎把人拖垮

的纠缠总算落幕，苏晚彻底销声匿迹，再
也没有半点音讯。

受过的伤痛，却不会凭空消散。
骨子里多出来的那份胆怯，心底筑

起的层层防备，遇事第一反应只想躲开
的本能，全都来自那一场毁灭性的过往。

也正是这份旧伤疤，造就了她之后
一次次隐忍躲闪。面对直白炽热的追
求，她满心戒备，不停后退；遇上吴俊轩，
对方处事温柔有分寸，好感慢慢滋生，她
依旧小心翼翼，不敢随便应充。

寒夜里留下的伤痕，一年一年慢慢
沉淀。

没人看得出来，这个安安静静、温柔
漂亮的姑娘，心里藏着一段足以改写一
生的同性感情劫难。

也没人预料得到，这层厚厚的心防，
会在往后深秋的晚风之中，迎来一场或
许能慢慢抚平伤痛的温柔相遇。

雨雾，慢慢散开了。

第三章 秋雨漫城

南方的秋天，真的没啥干爽的感觉。
不像北方，秋风一吹，天立马清亮利

落。这边入了九月，主打一个没完没了
的阴雨。天总是阴沉沉的，雨不大，就是
细密得很，从早到晚飘着，空气里全是水
汽，走到哪都是潮乎乎的。不冷，但是
闷，压得人心里舒展不开，莫名就有点提
不起劲。

傍晚六点半，刚好卡在晚高峰最要

命的时间点。
天还没彻底黑透，灰蒙蒙的夜色一

点点压下来，雨丝密密麻麻糊在空气
里。放眼望去，整条街都是雾蒙蒙的，高
楼轮廓看不清，街边的霓虹灯、广告牌的
光，全都被雨揉成一团一团的柔光，看着
温柔，实则堵得人心烦。

路面被连日的雨水泡得湿透，黑油
油的一层，稍微低洼的地方积着浅浅的
水。路灯照下来，水面反光晃眼，车子一
开过去，哗啦溅起一片水花。整条马路
堵得水泄不通，车子一步一挪，喇叭声此
起彼伏，混着雨声、路人说话声、电动车
穿梭的动静，乱糟糟堆在一起，热闹是真
热闹，压抑也是真压抑。

林依依撑着一把黑色的旧雨伞，混
在人行道的人潮里慢慢走。

这把伞她用好几年了，很普通，没什
么花纹，就是结实耐用。伞面吸满了雨
水，摸上去湿漉漉的，伞沿不停往下滴
水。风一吹，雨珠斜着打过来，落在她肩
膀和胳膊上，凉丝丝的。不算冷，却能瞬
间把下班之后那点慵懒、疲惫都冲散，让
人脑子瞬间清醒。

路边的行道树还没落完叶子，大半
都是绿的，夹杂着少许泛黄的枯叶，被雨
水打得沉甸甸的，全都耷拉在枝头。偶
尔有风刮过，几片叶子晃晃悠悠落下来，
轻轻贴在湿漉漉的地砖上，没人踩，没人
捡，就安安静静地待着，很快就被路过的
行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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